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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羽泉的上海个唱是纪念成军10年，5月4日再来时，已是出道15年，他们发了Hello Kitty模样的喜糖，上面写
着——Happy Wedding，白百何也传来VCR：“听说你们在一起15年了……祝你们幸福啊！”15年，痒都痒了两回了，羽
泉却依然可以合体高呼——我是歌手！

文 l 毛予倩   由宇飞    图 l 资料

羽泉 I 没有人会害怕输给强者

这15年说成功也是成功，说失败也失败，这是
一个成熟的娱乐环境，也是最没有规矩的时
代。有得必有失，15年，我们也得到了自我认
同上的满足。

哪里，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那三四首歌，你出再多专辑，大家第一个要点的歌

还是《冷酷到底》《最美》《深呼吸》。但我们一致认为，作为一个品牌经营的

话，如果没有一个有条有理、带有一定冒险精神的尝试的话，是不会拓宽未来

的。另外，从商业运营来说，如果不能做更多尝试的话，也就不会让羽泉这个品

牌发光发亮。这15年说成功也是成功，说失败也失败，因为在一个成熟的娱乐

环境下，羽泉的15年应该更辉煌，但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产业它都有发展的

过程，我们很庆幸生在一个很开放、很现代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埋怨这个最没

有规矩的时代，有得必有失，15年，我们也得到了自我认同上的满足。

生活周刊：《我是歌手》这节目让羽泉的曝光率激增，但在节目一开
始应该有犹豫吧，因为这个节目的周期比较长，很耗精力？

陈羽凡：我们当时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周期实在太长了，而且又是
固定的，多少会影响正常的演出，这两三个月的收入，可以说是不菲的，而

且在节目里还要做一些以前没有过的专业尝试，都是我们的顾虑。但

是洪涛导演在说服的次数和诚恳度上，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

真正想做一个音乐节目的人，于公于私，我们都应该勇敢地站上

去，因为尝试和冒险不是羽泉第一次尝试了。

生活周刊：那你们觉得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收获比较
多的是什么？

陈羽凡：我觉得是让大家听到了羽泉不同的音乐表现以及羽
泉在音乐上的热情和能力，另外一点，就比较八卦了，我没想到15年

以后，有人觉得我特帅。

胡海泉：《我是歌手》还有一个，就是打破一些行业里面
的惯性，因为有些成功是会培养出某种惯性的，这个舞台也

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做音乐的方式和视角，更严谨地去对

待音乐这份职业。因为以前每年有上百场的演出，难免会

有变质的时候，这样的舞台能够让我

们找回我们严谨的态度。

生 活 周 刊：当时 想
没想过歌手与歌手的
PK，万一输了，挺没面
子的？

胡海泉：来之前，人之
常情都会担心这一点，我想

其他很多很多被联络的歌手没来、我想他们后来都挺后悔没来的，都

是因为这一点担心。

陈羽凡：对，我想每个人都怕输，但没有人会害怕输给强者，那就意
味着我们一开始还有一个疑虑就是：谁在舞台上跟我们一块儿唱，一块

儿去竞争，被听众去评选。

胡海泉：其实，每一个离开舞台的歌手都是强者，大家都对他们特别
肃然起敬，没有谁觉得丢了面子。

用歌声思考人生
生活周刊：你们在一起15年了，有没有什么老底可揭？

胡海泉：你们关心的就是这些问题？（笑）
陈羽凡：我们一直以来都让媒体朋友很难写、很难下

笔，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坚持了15年，我们才走出了自己的“羽泉

Style”。也就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我们自认为我们的责任感

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修正一些大家错误的概念，包括

近期上了《我

是歌手》这

个节目去集

中性地做一个

曝光，以及集中性地

去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音乐

理念和所谓的为人处世的状

态，也是希望大家能更加准确地

认识我们。我们也希望能给大家更多一

些料啦，但是真的是时间不够，生孩子什么

的，你们不知道，每天都可忙了。

胡海泉：你们想听我们揭什么样的老底？我们
要是不能忍受那不就分开了吗？我觉得他忍受不了

我的吧，也不能算忍受不了，就是认为我解决不了的

一个弱点，就是比较好吃，我常年处于需要减肥的

状态。也不是嫌我胖，是我跟他在一块儿，才显得

我胖一些。

陈羽凡：也不是，这属于鸡蛋里挑骨头，爱吃
还不好？但是狂吃之后再狂减，一是对身体不

好，再有一个，一定要有意见的话，一定是因为希

望他能更好，其实，合伙吧，就像家人一样，健

康一定是第一位的，有了这个才能有进一步

的关系和发展，他每天虽然朝九晚五，但睡

得未必比我长，我虽然每天熬夜，但我未必就

身体比他差，生活是个全面的东西，我们就是

互相督促。人和人相处，就是要不断地认可除自

己以外的其它的优点。

生活周刊：之前来上海做过“黄金10年”，这一次是15年，这
个数字上的变化对你们的意义是什么？

胡海泉：我想每个人在去意识到自己变化的时候，一定是停下来
思考过这个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去静下来去思考，因为我们

的生活有一点被动。我们希望用歌声、用现场以及氛围，每个人都自己

去体会自己过去的5年，然后会在这个过程里，回忆自己的过去，总会

发现一些变化，只要是积极的、乐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一定会

得到更多。

舞台是审视自己的地方
生活周刊：刚才说到《我是歌手》，如果没有这一段集中曝

光，对上海歌迷来说，羽泉真是好久没有重磅的消息了，这期间都
在做什么呢？

胡海泉：其实每一年，我们都没有太多的休息日，都是在工作，无
论是在表演还是创作，还是参加社会活动。但每次来上海，都是相对

小型的活动，所以可能大家都没看到。相对北方来讲，上海的演出还

是比较，怎么讲，独立自主的吧——不论是媒体环境也好，还是消费

者感知的渠道也好。这也怪我们来得太少，所以，也希望以后能有个更

多机会，但我们其实每年来上海都不是一两次，最起码都有5-10次。

陈羽凡：一般来说，到某一个地方做宣传，一定是有新的作品或
者新的动向，就像这一次，我们是因为开演唱会，才能坐下来跟你们

聊一样，这是需要契机的。羽泉这么多年以来，在曝光效率和商业价

值上，似乎显得不是很足，但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摸索、有探讨，在之

前，歌唱以外的行为上，我们一起做过主持人，同时我也演戏，也做导

演，其实每天都很忙碌，商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羽泉并不满足于唱

歌挣钱，否则的话，其实我们出到第三张专辑就可以不出了，因为你到


